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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看精神病丢人？

推着妈妈旅行
孝心始终在路上

羔羊跪乳，乌鸦反哺，何况人乎？孝顺是做人
的本分，是伦理的基础，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孝
顺，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用行动来证明，也可以用
旅途来丈量。3000多公里的跋涉，对樊蒙来说是
身体的旅行，何尝不也是一场孝心之旅？轮椅走
到哪里，孝心就延伸到哪里，旅途也许有终点，而
孝心却只能始终在路上。

何为孝顺，1000个人可能有一万种判断，行孝
没有定式，也不必拘泥于一格。让父母吃好穿好
是孝顺，让父母精神富足也是孝顺；让父母在家享
受天伦之乐是孝顺，实现父母的心愿，带父母远出
饱览旅途中的风景，也是孝顺。而樊蒙无疑属于
后一种。做到后者未必比做到前者更有优越感，
但在如今老人早已不愁吃穿，尽量满足父母的情
感寄托，显得尤其可贵。

前不久备受关注的新二十四孝就有这样几
条：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和父母一起锻炼身
体；适当参与父母的活动；陪父母拜访他们的老朋
友；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如此种种，说到底是
告诉大家，孝顺父母不能没有物质供养，但不能止
于物质奉养，毕竟老人需要更多的情感满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樊蒙最可贵之处在于，
他不仅有个人的孝心展示，还有更宏阔的孝心传
递。接受采访时，樊蒙表示，“我现在有个梦想，等
回到北京后，我要给妈妈组建一个残疾人摩托车
旅行团。让他们这些身体有残疾的人，也可以去想
去的地方。”这种朴实而深情的做法，让人感动，也
许正是母亲的例子，樊蒙深知残疾人旅行的不便而
旅游念头又十分强烈，所以他能设身处地地想到残
疾人的需求，这是孝心的升华，责任的提纯。

值得欣慰的是，樊蒙一路上也收获了情感的
馈赠与善意的伴随。有无数人向他们母子提供了
力所能及的帮助，更有无数人向他表达了敬意，一
个细节是，在樊蒙母子正经过普洱时，普洱市思茅
一中两名高三年级学生，得知消息后，骑行20多公
里，赶上樊蒙母子与其交流。无论是帮助樊蒙母
子，还是与他们同行，进行沟通，这都是对孝顺的
默认和犒赏。

当然，也有人说樊蒙是炒作，而我宁愿这样的
炒作多一些。我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
2010 年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近 1.78 亿。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做子女的，孝敬父母
是理所应当的事，不能讨价还价，不能注水，更不
能只停留于言辞的表达上，但愿多一些樊蒙，但愿
我们能够通过樊蒙检视内心，领悟尽孝须尽早和
尽孝更要满足父母精神需求的真谛，从而以实际
行动表达孝意。 南方

3359公里的路程，93天的步行，日前，北京
的26岁小伙儿樊蒙推着轮椅上的母亲抵达了
西双版纳。樊蒙的母亲53岁，因患小儿麻痹平
时出行不便，樊蒙经常推着母亲出去散步。母
亲有个心愿，想去西双版纳，但一直未能实现。
今年7月，樊蒙有出去走走放松的想法，母亲再
次提起去西双版纳。结果第二天樊蒙就辞了工
作带着母亲出发了。(10月14日《北京青年报》)

休闲时间下降
减损人们幸福感受
2011~2012 年度国人依旧忙碌，

人们的休闲时间连续3年下滑。调查
显示：69.4%的受访者存在着不同程度
的超时工作问题，每周花在休闲上的
时间为 10 小时以下的占了受访者总
数的41.1%。（10月15日人民网）

在本土，休闲从来就没有脱离奢
侈品的范畴。人们似旋转的陀螺，或
有目的性，或目的性不明确，或主动，
或被动，总之是忙得不可开交，忙得不
亦乐乎。

在现实生存中，忙这个词汇还有
这样的重要特征：忙是压力，忙是内心
纠结的外化，忙是身心俱疲，忙是幸福
感的减损或丧失。

休闲，就是人们的闲暇。提到休
闲的时候，大部分人所能意识到的首
先是时间。闲暇是可资利用的个人资
源，是逝而不再的时间。在经济学的
概念里，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这样解释
闲暇，“健康、财富以及享用它们的时
间”。这句话捕捉到了这样一个思想：

我们必须安排好自己的时间预算，我
们不能虚掷闲暇。闲暇通常被定义为

“一个人可以按自己意愿去支配的时
间”。闲暇是我们个人特色的源泉。

休闲时间下降，不是什么好事情，
它所能增加的只能是生活中的负能
量。闲暇应是松弛的时间、自由的时
间。可以说，在各行各业，超时工作都
已成为普遍现象。“加班加点”的职场
潜规则，榨取着人们的闲暇，带来许许
多多的可预知和不可预知的后果。还
可以这样说：资本让人过劳是可耻的，
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是对人性的践踏。

实践证明，GDP不能代表人们的
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如今，在本土，
一座城市即便没有惊人的GDP，却同
样有可能在幸福排行榜上遥遥领先，
原因就在于人们已逐渐把生活品质作
为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生活品质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方式，而休
闲又是考量国人生活方式新转变的重
要标志。

闲暇也是财富。哪个人如有更多
的闲暇，既应好好珍惜，又应好好享
用。闲暇关乎着人们的身心健康。身
心健康是生活幸福的前提，是人们幸
福感的核心内容，是每个人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保障人们有足
够的闲暇，才能有效地提升生活质量，
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闲暇不仅是个人财富资源，还构
成社会财富资源。在闲暇中，人们才
能有更多的阅读和思考。闲暇能够激
发人们的创造灵感，带来激活原始创
新能力的想象力。实际情况也是如
此：好多创造性工作都是在闲暇中完
成的，而不是在贫乏的紧张与忙碌中。

有了闲暇，每小时效用最大化的
相同原则就能够运用于生活中许多不
同的领域。这是经济学对闲暇的另一
种解释。它不仅仅是一条经济学的规
律，它还是一条理性选择的规律，关乎
幸福感受的规律。

今 语

少上项目多投养老
当成为共识

养老保险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应
当说，初步建立起制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事。尤其是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建立起不同的社
会养老保险体制，属于增量式的改革范畴，阻力
小、进度快。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的，“我们仅用
3年时间基本实现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比原来预期的10年左右时间大大提前。”

但温家宝总理也指出，“真正实现全体人民
“老有所养”目标，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
巨”，为此，“政府宁肯少上几个项目，也要确保对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投入”。应当说，加大投入
是政府履责的应有之义。在这方面，把确保投入
摆在比上项目更重要的位置，表明中央政府意识
到，单纯地上投资、上项目，其经济社会效益已不
如尽快完善社会保险体系。无论是短期稳增长
还是中长期内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
社保体系建设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要件之一。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单纯地确保、加大
养老保险投入，恐怕还不能从根源上解决养老保
险的问题。从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出发，更重要
的在于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

客观地看，我国的养老保险体制建设仍处于
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已经从过去几年的增量改
革进入到存量改革阶段。能否实现不同社会保
险制度间的无缝对接，不仅决定了社会保险的公
平程度，而且也决定了政府投入的有效性。

仅以投入有效性为例。前段时间社会保险
资金短缺以及由此带来的“延退”的大讨论，实质
不在于政府投入不足，实质在于制度不统一下政
府的投入效率受到影响。第一，“三险并存”的格
局，不利于提高政府统筹保险资金的可持续运
行。城镇职工、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三套保障制
度分割，资金池不能互济，面临资金短缺时回旋
余地小。第二，尽管这些年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不
断提高，大部分地方实现了省级统筹，但尚未实
现全国统筹。不同地区发展情况不同，在未实现
全国统筹的情况下不能不影响到各地社会保险
资金的可持续。第三，与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相
比，相当多的行政事业机关的工作人员不缴纳社
会保险，在退休后却享受着比前者更为优越的养
老待遇，这意味着前者在为不支付社会保险金的
行政事业单位从业人员支付退休金，难说是一个
公平的制度。

政府加大养老投入当然值得期待，少上项目
也要确保养老投入，这理当成为共识。同时也要
看到，未来几年，我国社会保险仍处于制度建设
的关键时期，在社会保险全国统筹、一视同仁等
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基础上，辅之以政府加大
投入，我国的社保体制才能更好惠及全民。欣 欣

暴利的心脏支架
该拆了

近年来，在反心脏支架迷信、心脏支架暴利
的阵营中，胡大一绝对是领军人物。曾为该项技
术的推广者、顶尖人物，停下手中的手术刀，并

“倒戈”成为批评者，他的经历耐人寻味，他的言
论振聋发聩。

“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儿”，无论是指器材质
量，还是手术可靠性，这个数字出自专家之口都
是可怕的。其实，心脏支架手术的怪乱，早在
2008年开始便有媒体陆续曝光，这一领域的医患
纠纷也时有发生。至于被坊间所熟知的这组数
字：一个国产支架，出厂价 3000 元，卖给医院
27000元，一个进口支架出厂价6000元左右，卖给
医院是 38000 元，这是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
2011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透露的。

据说，国外很少病人需要3个以上的支架，而
国内不少病人被放5~10个。成都有一位患者居
然被医院放了 17 个支架，筑成一道蔚为壮观的

“钢铁长城”，堪称史无前例。每放1枚支架，患者
都要被迫在“鬼门关”上走一遭，并且留下无尽的
风险与麻烦——终生服药，可是这一切都被巨额
的利益黑洞遮蔽了。因为暴利，医院争相开展此
项手术，甚至给相关科室下达“支架任务”；因为
暴利，医生乐此不疲，“支”人不倦，一个常年走穴
的医生，一年灰色手术收入可达数百万，一些医
生由此沦落为“支架安装工”。

不可否认的是，心脏支架过度安装，并不完
全是医生单方面原因，也有自患者要求所致。很
多患者认为吃药、打针太麻烦，放支架可以一劳
永逸，并且能除病根，因此主动要求放。不管有
多少原因，一种材料或手术被无原则、无节制地
滥用是不正常且充满风险的。对心脏支架手术
暴利以及由暴利引发的过度治疗，再不能坐视不
理，默许纵容，任由发展。

过度治疗皆因支架暴利而起，治理心脏支架
乱象，必当清除暴利，方能釜底抽薪。暴利支架与
暴利药一样，说到底都是“以药养医”惹的祸，从生
产商、代理商到医院、医务人员，一个长长的利益
链，吞噬着其中的巨额利润。因此，心脏支架回归
理性，必当纳入“以医养药”之大视野，予以破解，而
不能靠一纸“限价令”，给支架一个“天花板”了事。
此外，一个独立于医院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和监控
网络，对于医院所做的手术、医生所开的药品进行
审核，防止将医疗当成单纯的逐利行为，以保障患
者的权益，十分有必要。 练洪洋

宁夏黄河大桥
免费后封路系乱作为

最近一段时间，“路桥免费”一再成为公共议
题的热点。看来，“免费蛋糕”吃起来并不那么容
易，免费以后的问题不比收费时少。

大桥免费本来是好事，为什么却办得窝心？
有的大桥停止收费的同时，也一并停止管理措施，
这一停让人心生忧虑：行人和车辆的安全谁来保
障？而撤销收费站后旋即以“安全考虑”封路，这
一封更让人心存疑惑：收费多年从未因安全问题
而停止通行，怎么一免费就不安全了？

无论是一撤了之还是一封停之，都与民众期
待相去甚远。这种态度恐怕也是一种不作为乃至
乱作为，与收费模式下的工作状态形成了鲜明对
比，这就难免让公众产生有关部门不情不愿、推卸
责任的印象，更会生发“既得利益阻挡改革”之类
的感想。

路桥可以免费，但管理不能免责。岂止不能
免责，更应强化管理、提升服务。这是因为，在公
共资源免费情况下，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课题，
管理部门不仅不能缺席，而且需要有所调整和创
新。重大节假日高速路免费，一下子刺激了民众
开车出行，如果路桥公司和交管部门没有周全的
预案，没有及时的政策调整，没有完善的救济之
道，高速路难免变成停车场。同样，大桥免费之
后，面对蜂拥而至的车流，如果不加强安全管理和
疏导，就很可能变成“危桥”。

事实上，公共政策本身就是浑然一体的系统，
既需要制定之前的问计于民，也需要制定之中的
反复论证，甚至充分博弈，还需要强有力的实施以
及实施之后的评估。取消收费只是其中一个环
节，取消之后谁来维护道路质量，谁来保证交通畅
通，谁来监管车辆超载现象，都是不能忽视的管理
课题。

免费有免费的问题，不能一免费就当甩手掌
柜，当然也不能因为免费后出现了问题就想着重
走收费的老路。切实可行的出路，还在于顺应公
共资源回归公益属性的大趋势，探索和建立“免费
管理学”。

当然，任何公共政策的实施都需要一个磨合
的过程。“路桥免费”推行后，出现的交通拥堵、停
止服务、设置路障等现象，暴露了管理转型存在的
问题。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通过改革创新的
办法解决各种梗阻，不断积累经验，顺利度过磨合
期。在民生善政越来越多的今天，如何做好“免
费”功课，真正把好事办好，已然成为考验政府部
门执政能力的一个新课题。 王石川

宁夏吴忠黄河大桥辅道桥撤销了存在10
年的收费站，当地民众拍手称快。不承想，日
前有媒体报道，政府部门已在路口设置路障，
让行人和车辆难以通行。据说，此举是担心有
安全风险。

办烟花大会莫忘了公共安全
10月13日晚，以“幸福西子湖”

为主题的杭州西湖国际烟花大会发
生烟花伤人事件，导致151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即出现了质
疑的声音，规模浩大的烟花大会有必
要吗？

在当地有关方面看来，这并不是
一个问题。就在此次烟花大会开幕
前，杭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就表示，要把
烟花大会打造成杭州重要的旅游产
品，拉动城区消费。可见，无论是讲

“面子”、还是讲“里子”，似乎都有“让
烟花飞”的强烈诉求。

事实也在佐证这次烟花大会的盛
况。据公安部门统计，今年参加烟花
节的人数达到 113.8 万人次。可问题
是，人山人海之中，“幸福西子湖”的目
标就真的能渐行渐近吗？

显然存疑。上百万人潮在一个特
定的时间涌向西湖景区，包括运河分
会场，道路拥堵自不必说，对于景区的
环境承载能力而言，也是一次巨大的
考验。一是景区本身是不是能够承受
这样大的环境压力，西湖目前已经跻
身世界文化遗产，严控景区内环境容
量、严控景区内各类活动的规模，是其

应尽的责任；再就是，活动组织方在遭
遇突发事件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迅速
反应、妥善处置？

从现场群众的反映看，这一次
烟花“意外”袭人，有关方面的表现
未能尽如人意。烟花大会不仅没有
在“袭人”事件发生后立即停止，有
受伤人员自称没有得到及时处置，
尤其危险的是，其后人群中发生的
推搡行为幸好没有扩散，不然，问题
就严重了。

此外，早在此次烟花大会开幕前，
当地就不断披露、渲染大会的“幕后消
息”，包括各行各业人士的奉献精神，

等等。这些当然很吸引人，但也让人
不免思考，与潜伏的巨大危险隐患相
比，与公共财政的花费相比，璀璨却短
暂的烟花大会未必是一个最佳选择。
城市的魅力在于是否宜居，是否宾至
如归，而不是一时的绚烂，时下很多城
市热衷于搞大规模的活动，其实，效果
未必见佳。

比如，杭州市完全可以以此次事
件为契机，广泛听取民意，吸纳专家意
见，并参考国内外城市的通行做法，研
究一下如何继续传统的课题。即便是
单纯为地方形象考虑，也完全有可替
代的做法。

退一步讲，即便烟花大会非办不
可，在今天城市人群密度越来越大、公
共安全越来越凸显的情势之下，也应
该缩减规模，强化预案，切实做到危险
可预知、可控制、可处置，真正做到万
无一失。 于 杭

10月12日，全国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在讲话中提到：政府宁肯少上几个
项目，也要确保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投入。

“今天大家都非常迷信支架，崇拜搭桥。
它对急性心肌梗死非常有效，但根据现在的统
计资料，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儿。因此，在稳
定的情况下，我作为心脏科大夫不建议做支
架。”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在13日召开
的第23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如是说。

教育何必跟风“莫言热”

尽管笔者并不反对“中学生也有了
解其作品的需要”、“完全消化得了莫言”
的看法，但对“莫言作品入教材”过程，还
是有些想法。就在莫言获奖后的第三
天，便迅速“确定将莫言作品收录在高中
语文选修课程中”，如此亦步亦趋的入教
材过程，是否显得太过仓促、“巧合”？

莫言作品并不是得奖之后才写出
来的，其文学价值也不是得奖之后才突
然具有的，可为什么在得奖前莫言作品
长期没有机会入教材，而一旦获奖，便
迫不及待地被收录进教材？有理由追
问：这样的“入教材”，所依究竟是莫言
作品本身的内在文学价值，还是因诺贝
尔奖而来，更进一步，就算是因为诺贝
尔奖，这究竟是出于文学敬仰，还是趋
势媚俗心理？

是否该入教材，不完全是一个单纯
的文学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教育问
题。文学与语文教育关系密切，但二者
并非一回事。有中学语文教师指出，

“把优秀的文学作品作为读本推荐给学
生是可以的，但是决定将其纳入教材则
需要慎重研究”。

强调这些，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
莫言作品缺乏教育价值、不符合“入教
材”的标准，只是有疑问，这样匆忙的

“入教材”，是否经过严肃认真的评判与
审核？是否真正有利于莫言作品教育
价值的充分发挥，并能够充分对学生、
对教育负责？

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各
个领域各种形式的“莫言热”，可谓此起彼
伏、不绝于耳，如“各地书店莫言作品被疯
狂抢购”、“股市文化传媒板块上涨”、“莫
言旧居将被整理打造为文化景点”等等。

不得不承认，在如今“名人经济”、
“眼球经济”大行其道的时代，这种由诺
贝尔奖催生并不断蔓延的“莫言热”，有
某种现实必然性。但如此追逐热捧，是
否值得反思？ 张贵峰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
品是否该入选中学生教材引起热议。
语文出版社中学语文教研组13日表
示，目前该社已确定将莫言作品收录
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人民文学》
杂志主编李敬泽认为，不要低估现在
中学生的理解能力，他们完全消化得
了莫言。(10月14日《京华时报》)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估计，我国各类精神病患者数量相当大，其中大约1600万是
重症患者。而重症患者中，只有20%到医院就医，另外80%流散在社会，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无论从社会利益还是患者自身的利益考虑，对精神病患者进行一定的治疗甚至强制治疗都是必要
的。可有些人把精神病当成丢人的病那就大错特错了。谁也不想得精神病，得了病就要医治，为了怕丢
人而不愿意给老人治疗，这实在是不应该的想法。 文/言者 图/春 鸣

“世界精神卫
生日”刚刚过去，让

“精神健康伴老龄，
安乐幸福享晚年”
的主题言犹在耳，
但近日广东某医院
副院长告诉记者，
一位 60 多岁的老
人，在朋友的介绍
下来到医院看病，
没想到病看到一
半，老人的儿媳妇
就赶来把老人拉
走。她在门外劝老
人说：“你来精神病
院看病，这叫人知
道了多丢人啊？”
（据《羊城晚报》）


